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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到冬闲腊月，
村里的婚嫁喜事就特别多。
耳畔整天响着锣鼓唢呐的声
音，路上随时可见迎亲送亲、
抬着嫁妆的队伍，浩浩荡荡，
喜气洋洋。

农村人好客，谁家办喜事
都要把沾亲带故的一律请上。
客人多，需要帮忙的人也多。
左邻右舍、同姓宗亲都过来帮
忙。女人们择菜洗菜，做饭洗
碗。男人们把各家的桌椅板凳
都搬过来，供客人就餐，帮着端
茶倒水招待客人。我们小孩子
在人堆里窜来窜去，打闹嬉
戏。一家有喜事，全村都沾着
喜气。

早年间彩礼很少，一般就
几十元钱。男方给的是双数，
寓意好事成双，男女双方相互
体谅，量力而行。嫁妆是女儿
的颜面。农村有句俗话说，娶
个媳妇满屋红，嫁个闺女满屋
空。女方父母总是想方设法为
女儿多打几台嫁妆，棉被、枕
头、脸盆、水桶、水壶、热水瓶、
茶壶、茶杯等生活用具一应俱
全，一大早就摆放在门前的场
地上，供亲戚朋友品评。午饭
后，这些新灿灿的嫁妆就在锣
鼓声中被抬到新家。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大哥的
婚礼。大哥和大嫂是自由恋
爱，因为伯父不满意，就把大哥
赶出家门。大哥结婚时没有地
方安家，好心的村里人把生产
队废弃的牛棚重新整理出来，
给他做新房。那牛棚还是草
房，但是我的嫂子心灵手巧，把
草房收拾得干净利落，再摆上
结婚的新嫁妆，倒也挺温馨
的。大哥大嫂齐心协力地奋
斗，没过几年就盖上了新瓦房，
小日子过得如日中天。

现在想来，那时的乡村喜
事是地道纯粹的。嫁女择佳
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
计厚奁。亲家之间也是和睦
相处，礼尚往来。小两口婚后
不用还债，靠勤劳的双手建设
自己的幸福生活，真正的同心
同德。我怀念儿时的喜庆往
事，怀念那散落在乡间的淳朴
民风。

乡村喜事
阳春花

乡村记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团卫生所来了
一位姓罗的军医。罗军医湖南人，也许与
职业有关，他有洁癖。团卫生所两间屋
子，外屋是卫生室，里屋是卧室。卫生室
的桌椅和医疗器械被他擦拭得锃光瓦亮，
药品归置得整齐有序。而卧室的被褥叠
放得规整，白色的床单像新铺上的似的，
纹丝不乱。无论什么时候，他穿的衣服都
十分熨帖干净。

罗军医到后不久，我在训练中戳破左
手中指，血流不止，赶紧捂着手跑到卫生
室。罗军医让我平躺在床上，说伤口太深
了，要缝合。说话间他先给我打麻药，也
许指头神经过于敏感，当冰冷的针头戳进
去时，我感到一阵钻心地疼。罗军医安慰
道：“坚持住，麻药劲儿上来就好了。”伤口
处缝了三针，为防止感染，他又连给我打
了几天的青霉素。

我从老家休假回来，带回一些亲戚送
我的红香蕉苹果。这些苹果个大色艳，我
不舍得吃，好几天才吃一个解解馋。但每
次吃完以后，都会拉肚子。起初我没往苹
果上面想，以为是别的什么原因。罗军医
给了我一盒复方黄连素片，吃了就好了。
但由于照常吃苹果，毛病也总犯，罗军医
怀疑我是食物中毒，但了解一下我什么也
没吃，况且其他吃饭的人都没事，他建议
我去团卫生队做一下全面检查。在卫生
队住了三天，也没查出原因，我便返回连
队。回来不久又肚子难受，我才对苹果起
了疑心。罗军医让我把苹果扔掉，他说肯
定是苹果上的农药残留多了。但那个年
代，苹果是贵金物，他见我犹豫，便告诉我
农药一般集中在果皮上。如果不舍得扔，
吃时要削皮，而且最好削得多一些。我吃
了削皮的苹果，果然不犯病了。

在部队，磕了碰了的事频发，到卫生
室是常事。时间久了，自己便知道什么
情况该擦碘酒，什么时候该用红药水或
紫药水。

从外表看，罗军医干净利落，见人用
眼睛直直盯着，不主动说话，给人一种难
以接触的高冷印象。但跟他来往多了以
后，才发现他很爱说话，而且越熟悉，他的
话越多，并且他说的都是南山上滚石头
——“石打石”的大实话。渐渐地，我俩成
了要好的朋友。

上世纪70年代流行煤油炉子，他请
后勤的老乡用废旧子弹壳打了一个。有
了做饭的家把什，没事我们会买点好东
西，在一起凑一凑，喝点小酒，他称打牙
祭。但我跟他吃不到一块儿去，他爱吃
辣，所有的东西必须放辣椒，尽管吃得他
鼻子尖直冒汗珠，仍嗜辣如命。好在做时
他先不放辣的，等给我盛出来一些，再做
自己的。

也许与体质有关，季节更换时，我总
爱感冒。他教给我一个方法：多喝开水，
喝完水后捂着被子睡觉，等浑身出了汗，
感冒也就好了。我试了试，果然好用。

有一年，他爱人到部队探亲，他正在
给病人看病，没法走开，委托我去接站。

我怕耽误了，提前半个多小时赶到火车
站。我虽见过他们两人的半身结婚照，但
没见过他爱人本人，加上我天生对人的辨
识度差，火车到站后，我专门盯着那些外
表像职业女性的人看，并一个一个问，试
图从语言上听出来。旅客差不多都出站
了，仍没找到。正疑惑时，从检票口出来
一个又矮又瘦，手里拿着大包袱小卷卷的
妇女，打扮和普通的庄稼妇女差不多，但
衣服穿得又不像北方人。她四处张望，好
像在寻找什么。我走过去问了一下，才知
道她就是罗军医的爱人。罗军医年长我
两岁，我称她嫂子。她的湖南普通话听着
很费劲，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如果不竖起
耳朵听，还真听不明白她讲的什么。

她带了不少腊肉，这是罗军医最爱吃
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腊肉。湖南腊肉外
皮黄红，肌肉红色，脂肪似腊。第二天，罗
军医做了一个地道的湖南腊肉宴。他把
腊肉洗净，切成薄片，上锅蒸熟后取出，再
添上葱花香菜，一盘凉菜有了。然后又用
腊肉炒了一盘青椒，一盘蒜薹，并做了一
个汤。大米饭也是用腊肉炒的。南方的
腊肉炒米饭和北方的鸡蛋炒米饭比，鸡蛋
炒饭有一种清香，而腊肉炒饭则是一股如
同经过岁月沉淀的浓郁的香，越嚼，那种
陈年的熏香味越足。腊肉里面有好多调
料，所以吃起来不用再加其他佐料，咸淡
适口，肥而不腻，吃了还想吃。嫂子说湖
南大山里有不少好东西，像香辣田螺、油
炸臭豆腐、剁椒鱼头、猪血丸子。如果我
有时间到她家做客，一定让我吃个够。

那一年冬天，我得了感冒，咳嗽，外加
嗓子肿痛，到罗军医那儿拿了些退烧止咳
药，又用被子蒙起来睡大觉，一场大汗淋漓
后，觉得舒服多了。正赶上那晚放电影，那
时部队放电影都在露天操场上，虽然北风
凛冽，但我还是坚持看完了电影。许是被
风吹了的缘故，回来躺下不久便剧烈咳嗽，
四肢关节酸痛，头痛得仿佛要裂开。我灌
了一肚子开水，再一次采用捂被法，但这次
似乎不灵了，不但不出汗，包着棉被还冻得
直打战战。换岗的士兵经过我门口，我让
他跟罗军医要些药。罗军医听说我病了，
穿上衣服来了。他给我量了体温，39度8。
又用听诊器听了听，说我这次是重复感冒，
较重，不排除肺炎的可能。他这儿没有X
光机，也没有抗生素针剂，需到团卫生队
去。于是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在漆黑的路
上骑行，他个子矮，自行车又高，加上路不
好走，蹬起车来屁股来回摆动，十分吃力。
离团卫生队不远了，他临时改变主意，为保
险起见，决定把我送到条件更好的师医院，
这样又多骑10来里路，等折腾到师医院，罗
军医已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经过五
天治疗后，我痊愈出院。我爱人来部队探
望，听说了此事，感激不尽，把带来的那斤
烟台海米送给罗军医，并做了一桌子家乡
菜表达谢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与罗军医先后
离开部队。如今40多年过去，不知我的
湖南战友过得可好？

在我家的衣柜里，至今仍然收藏
着几件绿色军服。虽然这些年再没
有穿过，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因为
早些年里，我曾一度对其痴迷过。

那时的绿色军服，大多并不是真
正的军人服装，只是用绿色布料加工
制作而已，却很是惹人关注，招人喜
欢。三五成群的青年学生，血气方
刚，风华正茂，身着绿军装，整齐划一
地行走在街巷上，出现在商场内，那
神气劲儿，令人难忘。

文艺宣传队是当年活跃在舞台
上的演出劲旅，演出形式多样，舞蹈、
相声、快板、柳琴、话剧、京剧等。当
年我们这里的文艺宣传队藏龙卧虎，
人才济济。每场演出都是人满为患，
每次演出都会给人留下全新的印
象，特别是那身着绿军装的男女青
年，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在斑驳陆离
的霓虹灯下，载歌载舞，时而刚劲矫
健，时而英姿飒爽，将军人特有的气
质风范糅合在舞台艺术的表演中，令
人叫绝。

部队冬季拉练曾经是那个年代
一道靓丽的风景。长长的队伍，前不
见首，后不见尾。全绿的军装，连马
拉的炮车、汽车也全都装点成绿色，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徐徐前行。那
阵势、那气氛，颇为豪迈、雄壮。

部队进村，住了下来。一个个年
轻小伙儿，修长的身材、和蔼的笑
容，配以绿色的军服，英俊潇洒，谁
见了都喜欢。

后来，我的三叔冷培元、我的同
学冷丕玉、吴树才相继入伍参军。他
们到部队以后，分别都身着绿军服照
相，邮寄于我。我反复端详，仔细观
看，爱不释手，镶嵌到镜框里，摆放在
柜桌上。

我二弟冷大敏于1970年应征入
伍了。那年，他刚满18岁，是航空地
勤兵，在河北承德。不久，我就有了
军队的物件，里面带毛的硬皮大头
靴、军用胶鞋、两个布兜的单军衣，几
年后，他又给我捎来了四个兜的军装。

刚开始那几年，我几乎天天军装
不离身。上讲台时穿，进城办事也
穿，走亲戚时穿，外出旅游还穿，只是
下地干活舍不得穿。曾有几年，学校
领导组织外出旅游，我先后去过北
京、青岛、蓬莱、长岛等地方，所到之
处都有我身着绿军装的留影。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穿绿军服
的时间逐渐少了。前些年棚户区改
造搬家，家家都在清理旧衣物，很多
都被扔进了垃圾箱，可我对那些绿
军服怎么也不忍心丢弃，那几件穿
旧了的，就成了我下地劳动的服装，
那几件新的就存放在衣柜里，一直
珍藏。

绿军服情
冷大川

往事如昨

忆罗军医二三事
崔丙健


